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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 
 

苏杭文化与海派文化的互动共荣 
 

主讲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苏智良  
 

  坛主小传 
  苏智良 1956 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获国务院特殊

专家津贴。著有《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主编）、《中国简史》（主编）、《上海城区史》、《中

国毒品史》、《1909年万国禁烟会研究》、《上海近代黑社会研究》、《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
等 30余种。 
  核心提示 
  古代江南的开发，总体上晚于北方。但到北宋后期，江南已全面超过北方，占据全国经济重

心地位。 
  于是，“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民谚传诵百年。苏杭文化对周边地区

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 
  作为松江府辖下的一个商业小城的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追随苏州，到了近代太平天国战争

以后，这种地位逐渐颠倒过来了。 
  从 1860 年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
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 
  上海文化是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晶，但其根源来自吴文化，吴人的特点就是上海人的特

点。而新一代的上海人，已不再是原来的吴人，他们形成了新的上海文化。 
  以上海为龙头，杭州、宁波、南京、苏州为副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已可列为世界第十一大

经济体，其经济规模超过了韩国和印度。 
  在绵延数千年的古代，偏于东海之滨的上海，一直处在江南的边缘；以苏州、南京及杭州为

中心的江南社会，对发展较为滞后的上海，具有颇为重要的牵引、引导与提携的作用。可以说，

深厚、多元的江南文化哺育了上海的成长，而在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滋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上海城市，又对江南社会具有反哺作用。在近代百年中，上海都市文化对全国各地都有辐射影

响，其中辐射作用最大的地区，就是江南。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上海与江南地区的文化关联、

交流与融合。 
  江南元素：吴越文化的本土根脉 
  古代江南的开发，总体上晚于北方。汉代时期，江南还是地广人稀的蛮荒之邦。经过东吴孙

权数十年的开发，到西晋时期已出现“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

蚕之绵”的繁荣景象。唐代中期，国家财赋已日益仰仗江南的贡献。到北宋后期，江南已全面超

过北方，占据全国经济重心地位。“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民谚传诵数百

年。 
  明中叶以来，江南“好泛滥百家之书”，出现了一批博学多能的士人。徐光启是其中的杰出

者，但不是惟一的。士人之间互相往来，相互切磋，形成了一种交互激荡的风气。例如嘉靖年间

的状元常州人唐顺之，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乐律都有研究；安徽桐城人方以智、

宣城人梅文鼎，他们兼习中西之学；江苏吴江震泽人王锡阐，在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不浅，

还研究过中西历法。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古时就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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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一说，主要是对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那时的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

稠密富庶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的繁荣。 
  杭州，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等誉称。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

十国的混乱时期：地方割据、战乱频生。南方九国之一的吴越国，位于今天的浙江全境以及苏南

和闽北。从公元 886年开始，钱氏家族在这一地区统治了近百年。他们鼓励农耕、修筑水坝、兴
佛重教。在当时，吴越国是国运最长久、人民最安宁、经济最繁荣的国家。而杭州，这个唐朝版

图上的三等小城，也一跃成为十余万人家的大都会，被称为“东南第一州”。到北宋时，已是民

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靖康之时，宋高宗改称临安。成为南宋都城后，杭州的

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

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 
  “吴文化”的正式确立，可以从商末泰伯奔赴江南、建立吴国开始算起。此后吴和越这两个

国家逐渐形成，到春秋后期强盛起来，并相继称霸。但从文化上看，它们同属于长江中下游文明，

所谓的“吴文化”和“越文化”，同属长江文明的支流，又经数番交融，要确切地区分这“两种

文化”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所谓的“两种文化”除了可以从地域的角度去区分以外，其实质与特

点并无太大的差异，这就是《越绝书》所说的“吴越为邻，同俗为土”和“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连引人注目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

省博物馆），其制作工艺水平和器物风格特征也并无多大区别。  
  苏杭文化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紧邻苏州的松江府，后来逐渐发达，两者在地理

上、行政上、经济上的联系极为密切，文化上更是同出一源。只是苏州作为中心城市，无论政治

地位、经济实力、市场繁荣、城区规模以及文化综合优势，都在松江之上。作为松江府辖下的一

个商业小城的上海，始终仰慕苏州，追随苏州：做学问要到苏州去拜师，请戏班要到苏州去迎接，

连买珠宝首饰也要去找苏帮珠宝商人。上海当时被称为“小苏州”、“小杭州”，可见苏杭对她的

影响。但是，到了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这种地位却逐渐颠倒过来了。 
  苏杭的衰落与江南新中心形成 
  自 1291年上海建县以来，至 1842年《南京条约》被划为通商口岸为止，这 500余年，可称
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童年时期。 
  历史上的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位。上海县城在帝国的城市网络中始终是一个边

缘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小苏州”、“小杭州”而已。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上海距离素称鱼米

之乡的苏杭尚有相当距离，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自然不占突出位置。在这样的历史

条件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边陲的上海，尚无法在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主流文化方面有

什么建树。 
  虽然在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但由于优越的地理条件，上海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江南重要的

商业市镇之一。来自各地的商帮，如浙江的宁波帮、绍兴帮，湖南的洞庭商帮，广东潮州帮、福

建泉漳帮等活跃在上海。上海城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征也开始初露端倪。 
  文化事业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步。例如作为草根的民众文化和妇女的代表黄道婆，曾向海

南黎族同胞虚心学习纺织技巧。回到家乡松江后，锐意进取，改革松江的棉纺织技术。黄道婆将

民间智慧运用到实际生产事业中去，展现了上海文化传统中务实、讲求实际的悠久传承。 
  但真正发现上海这个天然良港的地理优势的，是西方人。1832年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
来到以后，西方人开始意识到上海的重要性。船员胡夏米的报告指出：上海这一地区“在对外贸

易中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上海虽然只是一

个三等县城，但却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紧邻着富庶的苏杭地区，由此运入大量丝绸

锦缎，同时向这些地区销售。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

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匹敌的。” 1846
年，上海出口货值仅占全国总量的 16%，五年后，其所占的比重达到 50%。到 1863 年，广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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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进出口总值，已不及上海的十五分之一。开埠初期的上海，在进出口贸易、港口发展等方面

显示出勃勃生机，洋场的繁华已能与苏、杭相媲美。 
  江南区域中心从苏、杭转移到上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而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时局的
变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1853年 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3月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涌入金陵，开始建造太
平王朝。此后的 10 多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江南地处
太平军的统治中心，来回的拉锯战争，毁灭了苏、杭的繁华，使它从此再也无法重温昔日的辉煌。 
  首先是人口损失严重。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

南的广德县，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据何炳棣教授的研究，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歙县人口从

战前的近 62万人降至战后的 30万人。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不夸张地说，
当时的江南地区已化作一片废墟。 
  其次，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与破坏。其代表就是苏州和杭州的衰落。1860年 5月，太平军东征
苏州，攻克后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

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1863年初，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
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大搏杀。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1865年 1月 13日《上海之友》刊登外商
白齐文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

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 
  同样的，由于受太平军战事的强力冲击，杭州也加速地走向衰落，并最终促成了江南地区城

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

位。接着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运。19 世纪 60 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
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 80余万骤减至 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 
  相反，上海却因祸得福，依仗天时地利人和，使市场经济的发展达到以往从未企及的水平。

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从 1860 年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
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因此，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

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上海由此成为最大的商埠、繁华的都市，其结果不仅吸引周边经济资源，也吸收周边的文化

资源流向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新时代江南文化的中心。松江府城地位在上海之上，历来以

文学诗词戏剧见长，嘉定为吴派学术重镇，学者如林。但到了太平军战争以后，这些地方满目疮

痍，资源不可遏制地流向上海，以致本地人才凋零、著述寥寥，传统文化优势尽失，作为府城的

松江地位日益下滑，与所属各县最终变为上海的附庸。 
  而上海除了免于战火，还由于“江浙两省富商巨族避乱而出，皆以上海为桃源。两省精华荟

萃于此”，宁波、苏州、绍兴等商人纷纷进驻上海。这种情况，加速了上海取代苏州、成为长三

角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20世纪初叶，“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人口状况
同样显示了两者的兴替。民国初年，上海的城市人口约 200万，而苏州城厢内外总计才约 17万。 
  到 20世纪 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
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成为仅次于伦敦、

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所谓“东方的巴黎、东方的纽约”之誉。 
  作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上海的崛起对整个江南地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从根

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与江南腹地的互动，并以一种新的经济力

量，重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纪初期，就已有人把这种互动中的重构，不
无夸张地称为“普遍的‘上海化’”。其实“普遍”二字显然是言之过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

的，上海对江南地区的辐射力，以及与江南的互动明显增强。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

现在轮到苏、杭来沐浴“海上洋气”了；以前富庶莫过苏杭称雄天下，现在是“申江鬼国正通商，

繁华富丽压苏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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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崛起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市场网络、产业布局、城镇格局及社会生活，

受上海强有力的牵引，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趋势。此前的上海是江

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 
  海派文化与江南长三角互动共荣 
  城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城市也无法独立存在。上海与之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江南长三角地区。

近代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占上海人口的 80%以上，移民的主要来源就是长三角地
区。同样，上海的商人、资本等也主要来自长三角。上海与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绍

兴、武进、南浔、金华、镇江等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而形成了网络。 
  上海吸收周边文化资源，包括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江南文化人
才纷纷来上海谋生和寻求发展，有教师、医生、文人、画家、藏书家、戏曲名角等等，经师刘熙

载、俞樾，学者严复、王国维，文人小说家王韬、沈毓桂、李伯元、吴趼人和林纾，画家张熊、

任伯年、吴昌硕、王一亭，藏书刻书家张元济、丁福保，名医费绳甫、丁甘仁、何鸿舫、陈莲舫，

苏昆名角邱阿增、姜善珍、周凤林，及苏州常州太仓的评弹艺人等，可以列举出一长串这样的名

单。这些人不仅贡献自身的技艺，也带来江南各地深厚的文化积淀。进入上海的资金有一部分投

向文化市场，用于印刷、出版、教育、医疗、建筑、园林、游乐场、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

的经营和建设，南京的刻版技术、苏州老牌的扫叶山房都转移到了上海。颇受欢迎的《点石斋画

报》的画师们，如吴友如、张志瀛、顾月洲等 20 余人，原来都是苏州年画的画师。直到民国时
期，上海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仍然十分频繁，可以说上海这个文化中心，是依靠不断吮吸江南

文化的乳汁成长的。 
  近代上海文化继承江南文化的同时，又与它发生了较大的差异，显示出某种嬗递演变的轨迹。

规范、改造、整合荟萃于上海的各种文化资源，并将其塑造为近代江南文化典型代表的力量很多，

这些力量在不同时期发生作用的力度也视形势而变化，但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力量只能来自市

场经济。上海突飞猛进的市场经济，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达到了苏州等城市所未曾经历的场景。 
  近代百年间，从苏州文化到上海文化，完成了传统文化的更新换代。可以说，近代上海文化

是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晶，但其根源来自吴文化，吴人的特点就是上海人的特点。明清之际，

苏州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周边地区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争相模仿吴风吴

俗。上海当时属苏州管辖，深受吴文化影响。 
  新一代的上海人，已不再是原来的吴人，他们形成了新的上海文化，包括精明求实的商人观

念、宽容趋新的文化观念、独立自主的国民人格和自觉的参与意识。不过，人们从那满口的“阿

拉”声中，还能很容易地听到来自苏州的吴侬软语。 
  经历 30 年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的版图上，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是中国经济的脊梁，而江
南长三角地区，则是脊梁的中坚。沪、苏、浙三省市，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经济相融，人缘相

亲，习性相近。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宁波、南京、苏州为副中心，汇集 16 个城市；
并以全国 2.2%的陆地面积、1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22%的国内生产总值、24%的财政收入、28%
的进出口总额。如果单独统计，长三角已可列为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赫然已超过韩国

和印度。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有赖于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群的兴起。江

南长三角的城市群，位于我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经济带的 T型结合部，构成了“外通大洋、内联
腹地”的战略枢纽点和中国第一大城市圈；乐观地预测，以上海为龙头的江南长三角，有可能成

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实现共同依存、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国内

外经济学家断言，“江南长三角”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世界

经济复苏与推进的“发动机”。  （《东方讲坛》特约供稿 葛灵丹 秦继东编辑整理） 


